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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亚细亚的孤儿》是以一次人战期间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为背景，揭露殖民者的压迫和奴役、走狗的无
耻与卑劣，反映台湾下层民众的苦难、呻吟和抗争。

本书收录了他的亚细亚的孤儿、水月、泥沼中的金鲤鱼、功狗、先生妈、陈大人、波茨坦科长等九篇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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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浊流（1900年6月2日－1976年10月7日），台湾著名诗人、教师、记者、小说家。
本名吴建田，生于新竹县新埔镇，祖藉广东蕉岭县，毕业于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师范部。
1940年赴南京任《大陆新报》记者，一年后返回台湾。
1964年创办《台湾文艺》杂志。
1969年为推动台湾进步文学事业发展，变卖家产，创立“吴浊流文学奖”。
以《亚细亚的孤儿》、《无花果》、《台湾连翘》等长篇社会批判小说闻名。
曾居苗栗、南京（与李白滨同住），后移居台北市。
台北师范毕业，栗社诗人，为台湾二次大战后重要的文学作家，曾创办《台湾文艺》杂志，并在晚年
设立吴浊流文学奖，被誉为“铁血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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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亚细亚的孤儿　　第一篇　　苦楝花开的时节　　和暖的春天太阳照射在背上，胡太明被爷爷牵
着手，一面数着脚下的石子，一面爬上通往后山的小径。
小径的两旁是杂木林；几只不知名的小鸟在树枝间跳来跳去，“吱吱”地叫着。
卵石铺成倾斜的山径，像永无止境地伸延着。
喘息着的胡太明，不知几时停止了数石子，留神一看，已经落在爷爷的身后去了。
老人正在山坡上一块较平坦的地方等候着落后的太明，他气吁吁地好容易才赶了上去。
　　老人解开长长的黑头巾，让风吹在头上；太明也学着脱下圆碗帽，抹抹额上的汗珠，辫子渗透了
汗水，发根痒痒的，但经风一吹，汗水立刻就褪干了。
老人忽然想起要抽筒麟烟（日治时期的烟丝），便把解下来的头巾重新缠在头上，一屁股坐在石头上
，在那枝用惯了的长烟筒上装满了烟，让太明替他点上火，“斯斯”地抽起来，像是非常有味似的。
太明从小就听惯了这种“斯斯”的声音，一听到这种声音，就像将引发出长长的故事以前那种带有诱
惑性的先声，不可思议地会把太明带到一个心神向往的境界。
　　老人突然耽溺在遥远的回忆中，他把烟管的铜斗在石头上“咯咯”地敲着说：　　“一切都改变
了！
爷爷小的时候，这一带都是高大的松树、樟树、枫树、赤柯、楠仔、楮仔和各种树木的大森林，山藤
和蛇木也很茂盛，大白天里也会肆无忌惮地窜出狐狸和松鼠来的，再大胆的男人，也不敢独自在这儿
经过。
可是，太明！
爷爷在二十岁的时候，有一天就曾经一个人在这儿走过。
”　　从前，那山坡是土匪、强盗出没的地方。
如果途中有人被抢去了耕牛什么的，便再也休想找回来。
穿龙颈（坡顶）一带尤其可怕，万一有人在那儿被盗匪杀死，由于地近蕃界，盗匪总是把罪行推在蕃
人身上，然后自己逃得无影无踪，官兵也奈何他们不得。
可是，老人有一天就曾经若无其事地独自在那儿经过，那时他还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伙子。
当他走到山坡中途的时候，突然一阵阴森凄厉的狂风向他迎面袭来，他大叫一声，本能地把身体隐蔽
起来，眼前扬起一阵漆黑的飞砂，全身蜷缩着动弹不得。
好容易定神向脚边一看，竟有一条很大的雨伞蛇出现在他的身旁，他战栗着倒退了几步，拾起足边的
一块石头正想打去，不知怎地，巨蛇突然不见了，那仅是三四秒钟之间的事。
由于事态过于离奇，他把手中的石头向草丛中一丢，竟吓得半晌不能动弹。
以后一点动静也没有，倔强的他便到目的地办事去了。
可是，归途中他走到先前的那地方，那块丢弃在草丛中的石头，竞赫然安放在路中。
老吓得目瞪口呆，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背心上直逼下来，失魂落魄地跑回家里，就这样发起高烧来，头
重腰酸，老人深信自己遇见了鬼，但他却不肯请人捉鬼，只是每天一面发着高烧，一面嘴里这样骂道
：　　“鬼东西！
是你自己找上老子的，要钱也得找个倒霉的家伙呀！
老子可不会有什么东西给你的！
”　　这就是老人的抵抗方法，可是鬼怪老是纠缠着不离去，母亲放心不下，请了个巫者来赶“鬼”
——所谓鬼，大概是指“赤脚大头神”而言——巫者用金纸一千、银纸三百、线香五支、替身白虎一
对、饭一碗、汤一盅、鸡蛋一个，从病床送出一百二十步，然后把金银纸烧化了。
第二天，老人的热度便豁然而退了，鬼怪纠缠了六七天，结果仍是一无所获，看起来还是失败的。
老人这样说着，豪放地笑了。
　　讲完了故事，老人说：　　“太明，走吧！
”说着，他站起来依然走在前面。
　　越过穿龙颈，视界展开了，炫眼的嫩绿茶园一望无际，在那遥远的碧绿的边际，横亘着青翠得像
洗涤过的中央山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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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所听到的关于穿龙颈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就像一场了无痕迹的春梦般消逝了。
　　突然，相思树背后传出一阵少女的歌声——是采茶女唱着俚俗的山歌。
她们听到太明他们的脚步，立刻停止了歌唱，就像有一股期待的力量扼住了她们的咽喉似的。
可是，当她们看清了来人的身份时，竟大失所望地带着戏谑的口吻说：　　“哼！
原来是老头儿和小孩子！
”说着，又传出一阵放肆的笑声。
　　“这种地方风气坏极了！
”老人一面感慨地嘟哝着，一面加紧脚步，恨不得早些离开那儿。
　　当时的士君子和读书人，是不肯随便唱山歌的，视山歌如蛇蝎的老人，似乎觉得自己的耳朵都给
她们玷污了。
　　不久，二人下了古松蓊郁的山坡，走到面临榕树广场的云梯书院前面。
书院位于距榕树不远的一座庙宇对面，利用庙宇的一栋房屋作教室，小小的书院里也有四十个学生。
教室里琅琅的书声和学生们的嬉笑声混成一片，一直传到户外。
人带着太明向这所古老的建筑物走去，因为突然从明亮的户外走进晦暗的屋内，视界一时模糊不清，
过了一会儿，才慢慢地看清室内的陈设：室隅有一张木床，床上摆着四方的烟盘，烟盘上封灯闪着黯
澹的火光。
那昏暗的灯光凄厉地照耀着烟枪、烟盒、烟挑等杂乱无章的鸦片用具，和横躺在旁边的一个瘦骨嶙峋
的老人。
床前桌上堆满了书籍，还有一个插着几支朱笔的笔筒。
这时离夏季还有一段相当时间，但笔筒中却插着一把污秽不堪的羽毛扇，看起来很不顺眼。
正面墙上挂着一张孔的画像，线香冒着一缕缕的青烟⋯⋯这一切，使屋内充溢着隐居的气氛，显得越
发浓重了。
　　老人走到床前，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　　“彭先生！
”　　那床上的学究张开迟钝的眼睛凝视着他的脸，突然用意外而有力的声调说：　　“哦，胡先生
！
久违久违！
”　　彭先生说着，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
整整仪容，又向隔壁的教室望了一眼，大声地申叱两句，顽童们的嚷嚣声顿时沉寂下来。
　　彭先生是胡老人的同窗秀才，学生时代曾经受过胡老人的照应，十载寒窗，终于得中秀才。
他到处巡回着拜了一次客，富户们帮助他不少贺仪，彭秀才竞因此变得相当富有；但不久他又把那些
钱财花得一千二净，依然恢复昔日贫困的生活。
　　当时乡间的读书人所能做的事，只有地理师、医生、相士和教书先生。
彭秀才选择了教学的生涯，在云梯书院当一位塾师，他一心向学，还做着未来举人、进士的美梦。
可是，自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以后，教育制度大加改革，从前那些登龙之术早就行不通了。
彭秀才腾达的迷梦破碎以后，便在云梯书院的小庙里度着虚的课徒生涯，三十年如一场春梦，与其说
是作育英才，毋宁说聊以*是口更为适切。
他和胡老人谈话的时候，总喜欢用“斯文扫地”、“吾道衰微”之类的话，大叹其圣学没落。
而且，他只有对着太明，才会改用“贵公子今年几岁?”一类的语气去问他，这一方面是为了缅怀他自
己已失去的童年，另一方面也有几分寄予期望的思。
太明照老人教他的话从容地回答着，还念出原乡唐山住址使彭秀才听了非常高兴。
　　．　　老人今天带太明到这里来，原想请彭秀才来教育他的，但彭秀才认为通学距离太远，对于
九岁的太明不大相宜，劝他过一两年再说。
可是胡老人无论如何要让孙儿学习汉文，现在乡间的私塾都停办了，除了云梯书院再也没有别的地方
，就连这云梯书院，也不知什么时候会招致封闭的厄运，所以他觉得再等一两年就太迟了。
　　由于胡老人竭力坚持，终于决定把太明送入云梯书院，为了通学不方便，所以改为寄宿。
老人离开心爱的孙儿，心里虽然有些舍不得，但为了他的学业前途，也不得不硬一硬心肠。
　　他们离开云梯书院的时候，彭秀才用红头绳穿了一百二十个铜钱，挂在太明的脖子上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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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当苦楝花开的阳春三月，太明穿着母亲为他新制的布鞋，戴着新碗帽，到云梯书院入学去了。
　　云梯书院　　胡太明最初开始读《三字经》，先由老师口诵，然后跟着念，这样反覆念了两三遍
，然后自己单独念，每日还要在老师面前背诵一两次。
从深邃的人生哲理到人文历史，包罗着各种格言的《三字经》，对于少年们未免过于深奥些，因此他
们只能认识字义而已。
太明在家的时候曾经学过一些汉字，读《三字经》并不觉得怎样困难，所以学业进展得很顺利。
但云梯书院的那些顽童们，课余之暇总要找些快乐的消遣，譬如：下象棋、捉迷藏，还有半开玩笑式
地偷窃附近人家的蔬菜或果物。
他们所偷窃的果物，春天是桃子、李子，夏天龙眼是少不了的，秋天最丰收的东西有番石榴、柚子、
柿子等，冬天则有蜜橘。
顽童们的恶作剧几乎已成了日常的功课，通常他们总是趁彭秀才午睡的时间出去偷的——彭秀才最喜
欢午睡，他每天从正午到下午二时是非睡不可的。
这种恶作剧常常引起附近人家的物议，可是最有趣的是这些顽童们的行为，无形中似乎也有些侠义之
风。
譬如书院邻近那些人缘较好的老农们的果园，要偷的话无论多少都可以偷得到的，但他们却从不去偷
；那出名的吝啬鬼老太婆的园子，却是他们掠夺的对象。
她防范得严密，顽童们躲在里面便愈觉得有趣。
这与其说是为了偷窃果物，毋宁说是对于这种行为——一种煞费苦心的狡狯的设计——得以顺利达成
，感到无限的诱惑。
　　不过，这些顽童们倒是很怕彭先生的，他的教学法非常严厉，对于品性不良的学生，总是毫不容
情地惩罚。
彭先生因为吸鸦片的关系，早晨起身极早，天还没有亮，就可以听到他“呼噜呼噜”吸水烟的声音了
，那声音停止以后，接着房门便“呀”地一声打开了。
寄宿生一听到这种讯号，便起身去帮助他种花草，彭先生这才把蚊帐似的长袍下襟塞在腰间走下台阶
来。
他除了教书的时间以外，大白天也躲在房里抽鸦片，所以他那瘦削的脸庞，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虽
然映照在晨曦中，但仍然看不见一点红晕。
他的嘴唇是青灰色的，牙齿是焦黑的，那只端着水烟筒的左手指甲，差不多有一寸多长，他除了吸鸦
片以外，对于世上任何事物都漠不关心，也不与人交往，除了教学以外，对学生几乎完全不开口。
他每天早晨要到庭院里看花，这已成了他日常的课程，尤其特别喜爱兰花和菊花，三十年来，他几乎
就是这样生活着的。
　　有一天，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太明和四五个同学正在书院附近的野外游玩，忽然对面来了一头
水牛，它一面吃草一面慢吞吞地向太明走过来，太明却把它当作周围那些游牧风物中的美丽的点缀品
来欣赏，所以丝毫不具戒心。
他站起来摸摸水牛的角，想对它表示亲善，谁知正当他的双手触到水牛角的瞬间，突然感到眼前一阵
昏黑，同时全身失去平衡，重重地被撞倒在地上，顿时便昏厥过去。
受惊的水牛把头一晃，牛角正好刺人太明的腰间，太明只恍恍惚惚地记得有人把他抱起来，但不久便
陷入昏睡状态。
醒来的时候他已经睡在床上，父母焦急地望着他，腰问疼得直发麻。
　　太明看见母亲在哭，才明白自己发生了什么事，并且回忆起被水牛角刺伤时的惊险镜头，可是那
已经像是遥远的记忆了。
　　太明的父亲——他是中医——见他苏醒了，回头对周围的人说：　　“没有什么关系了，大家不
必担心，伤口已经敷了熊胆，参汤也喝过了。
”　　彭秀才也陪伴在枕边，口里连声说着：　　“恭喜！
恭喜！
”　　太明见了彭秀才，才迷迷糊糊地记起这里是云梯书院，他的父母是得了消息以后，越过穿龙颈
赶到这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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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太明为了回家休养，便乘轿子离开了云梯书院，从此开始疗养的生活。
那时因为西医太少，只好用草药敷敷伤口；另一方面母亲每天到处求神拜佛，许愿祈求他早日痊愈，
又带回些香灰给他吃。
幸而伤口没有化脓，医治经过相当良好，但太明离开病床的时候，已经快近腊月了。
　　太明的伤势终于痊愈了，腊月也一天天地接近，家人都忙碌起来：母亲专心一意地在灯下做太明
的新鞋和妹妹的新帽；她把破布一块一块排好，细心地用麻丝缝好做鞋底。
鞋面却是用黑鹅绒做的，上面绣有山茶花。
妹妹的绢子上绣着鲜艳的牡丹花，和红色的公鸡，还系上两个小铃子。
父亲每天一早就出门去，见面的机会很少；哥哥和男佣在田里收甘薯，要工作到很迟才回家；嫂嫂把
甘薯装在大桶里，让它发酵制酒⋯⋯他们之中只有胡老人比较空闲些。
孩子们有的谈做年糕的事，有的得意洋洋地比赛新鞋，有的老早便开始计算杀猪的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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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吴浊流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作为著名的台湾爱国作家，吴浊流被台湾文学界誉为“默默耕耘的
‘血性男儿’”，“推动战后台湾新文学运动的灵魂人物之一”。
吴浊流的小说，多半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直面惨淡的人生，撷取台湾社会、尤其是社会底层的种种病
态，予以无情的暴露和鞭挞。
　　本书收录了他的亚细亚的孤儿、水月、泥沼中的金鲤鱼、功狗、先生妈、陈大人、波茨坦科长等
九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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